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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书林

我老家在冠县清水镇刘屯
村。小时候我家的宅院在村东头，
姥爷家在村西头，两地离得不算
远。记得1965年腊月廿八上午，我
跟娘说想去姥爷家玩，娘立马就答
应了，我高兴得不行，撒腿就往姥
爷家跑。一进院门，就看见姥爷蹲
在堂屋门口，正刷洗两盘鏊子。他
一看见我，眼角的皱纹随即舒展开
了，嘴里嘟囔着：“哟，小馋猫这是
闻着香味儿跑来了？”

不一会儿，姥爷就搬来六摞大
青砖，三摞一组摆成三角形，放在
堂屋中间，每摞上面都搁了一盘鏊
子。我围着转圈看，那鏊子底溜光
平整。接着我又跟姥爷出了屋，看
他从院角窝棚底下掐了些棒子皮，
又搬来两捆芝麻秆。姥爷让我从
八仙桌底下拽出个小矮凳，他脸朝
南往两盘鏊子当中一坐，就往一个
鏊子底下塞了一把棒子皮，拿火柴
点着了。然后抓了一缕带着火苗
的棒子皮，塞进另一个鏊子底下。
接着，两簇火苗一下就蹿起来了，
像我伸出来的调皮小舌头一样，

“噌噌”舔着鏊子底，没多大一会儿
就把鏊子烘干了。姥爷用油撇子
从油罐里舀了点老棉油，往鏊子上
滴了几滴，再拿浸了油的布团转圈
擦。油星子一碰到热鏊子，就“滋
滋”地跳起舞来，那股清冽的油香
混着烟火气，一下就飘满了整间屋
子。

这时候姥娘端着搅好的面糊
过来了。姥爷舀起一勺，手腕轻
轻一旋，面糊就在鏊子上铺开了，
紧接着他拿起“竹蜻蜓”——摊煎
饼的家什，因为长得像蜻蜓而得
名——在面糊上飞快地划拉，一张
饼的模样立刻就出来了。等饼的
边缘开始鼓小泡，姥爷就用锅铲把
小泡压下去，那张圆圆的薄饼就更
平整了。蒸汽袅袅地冒了一会儿，
姥爷手腕一翻，用铲子把饼翻了个
面，饼底已泛出深黄色，一股米香
一下就扑到鼻子前了。我吸溜着
鼻子，口水差点流了下来。姥爷像
是跟自己说，又像是跟我讲：“煎饼
啊，得两面都煎熟了才香。”话音刚
落，就把煎好的饼用铲子托出来，
放到姥娘备好的箅子上。那煎饼，
金灿灿的，还泛着油光，看着就感
觉心里暖和。

姥娘不怕烫，伸手撕了一小
块，直接就塞进了我嘴里。我一边
哈着气，一边使劲嚼，那股子软绵
绵的甜香，从舌尖一直暖到胃里，
舒服极了！“慢点儿吃，别烫着。”姥
娘又撕了一大块递给我，我捧着热
烘烘的煎饼，迫不及待地吃起来，
直吃得浑身暖和和的。姥爷还特
意给我摊了一张薄得跟蝉翼似的
煎饼，我咬了一口，酥脆的碎屑掉
了一衣襟，别提多香了。

我看见姥爷用竹蜻蜓摊饼挺
好玩，吵着要试试。姥爷笑着把竹
蜻蜓递给我：“轻点划啊，别把饼戳
破了。”我接过来就往鏊面上杵了
下去，再一划拉，得，饼直接破了个
大口子。姥爷和姥娘看见，都哈哈
大笑起来，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
了。

面糊渐渐少了，姥娘往盆里捏
了一把红糖，拿筷子不停搅动：“再
给小林煎几张甜的！”我一听，高兴
得直蹦跶，差点把鏊子踢翻，还好
姥爷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不然可
就闯祸了。

姥爷这一通忙活，又是添柴又
是摊煎饼的，额头上都渗出汗珠
了。我赶紧跑去拿了手巾，给他擦
汗。姥爷笑着说：“还是外孙疼
我。”嘴上说着，手里的活儿可一点
儿没停，不一会儿，箅子上的煎饼
就堆得老高一摞了。

炊烟从屋门飘出去，混着小米
香飘向远处，树上的鸟儿也许闻到
了甜香，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姥
爷的身影在两盘鏊子间来回移动，
像位不知疲倦的舞者。正午的阳
光射进屋门，与灶膛的火光交织在
一起，把屋里烘得暖暖的。

那天的小米香，早就深深印在
我心里了。现在想起来，姥爷摊的
哪里是煎饼，那分明是藏在烟火气
里的疼爱。直到现在，只要一想起
那个腊月的午后，我舌尖上好像还
能尝到那种绵软的甜香，心里立马
就暖烘烘的。而这份温暖，也陪我
走过一年又一年。

姥爷的小米面煎饼 □ 刘斌

锅饼，就是锅盖般大的
厚 饼 。 东 阿 的 东 北 乡——
高集是它的产地，人们便称
它高集锅饼。

第一次见识和享用高集
锅饼，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
那年我和爱人到岳父家“忙
麦”，村子离高集三里多地，当
时收割、运输、翻晒、轧场、扬
场一律是人工，两三天下来，
累得浑身散了架，也真正知道
了庄稼人的不易。夜晚，头顶
点点星光，耳边连片蛙鸣，岳
母把锅饼和咸鸡蛋放在桌上，
说：“刚从高集换来的锅饼，两
斤半麦子换一斤，趁热吃吧！”
此时，在那缕淡淡的焦香中，
饿虫和馋虫一起袭来，我风卷
残云般地将两大块锅饼收入
腹中。只觉得皮香里嫩，满嘴
生津，一股浓浓的原麦香和烤
麦香，似乎让筋骨的疲累也无
影无踪了。

于是，不禁慨叹，我老家
东阿西南乡，距这里不过七十
里地，怎么没有这样好吃的
饼？

据岳父讲，锅饼是早年间
为拉脚（赶驴车）的车夫准备
的。女人们心疼男人多日在
外，把从大人孩子嘴里省下
的白面，发酵后再续上同量
的生面，和匀定型，用木材慢
火加热平底鏊子，将饼坯反
复翻烙，就成了锅饼。它外
酥里嫩，绵香筋道，不易变
质，可随时食用，吃进肚里还
抗饿增劲。他还说，当下生
活好了，麦子富余了，小驴车
慢慢被淘汰了，这锅饼也成了
日常的吃食，高集有三四家铺
子卖锅饼，想吃的话还要排队
呢。

后来，岳父住进了县城，
我们两人常常置办几个小菜，
对坐小饮。自然地，对锅饼的
吃法也丰富起来，有时猪肉炖
白菜，再与锅饼条一块儿烩着
吃，一人一碗，菜香肉香饼香

“三香合一”；有时把锅饼切成
小块，泡在沸腾的羊杂汤里，
添上香菜、辣椒油，如羊肉泡
馍般做成羊杂泡饼；当然，用

微波炉加热，或者用平底锅小
火烘热，更是平常不过了。只
是，这么多年过去，在那寒风
凛冽甚至雪花飘飞的日子，屋
子里“烩”“泡”锅饼的烟火气，
仍时常在眼前飘荡。

几年前，高集“冯氏锅饼”
制作技艺被评定为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我忍不住去“探
店”。临街近一百平方米的门
市，整洁敞亮，七八十厘米高
的烤炉，有近三十个，贴墙围
成一圈，如同等待检阅的方
阵。男主人“驾驶”带轮的转
椅，正潇洒地绕着炉子巡查，
时而打开灶门，或添点杂木，
或捅一下炭灰，时而又用铲子
翻动锅饼，看似跟着感觉走，
其实火候和口感的秘方全在
这几下里了。近半个小时后，
女主人将一个个锅饼麻利地
出炉，炉门开处，热气裹着麦
香涌出来，金黄酥脆的锅饼一
个接一个亮了相。

我端详着脆黄鲜亮的大
锅饼，以及“回”形纹、缠枝纹
簇拥下的“福”字，想到它们不
久便会跟随“冯氏锅饼”定制
密封袋，把乡情、乡味送到千
家万户，倏忽中，自己也仿佛
回到了年轻岁月。

土里生，火里熟，人手里
传——锅饼，这一口寻常吃
食，最见绵长。

高
集
锅
饼

一箅煎饼，一块锅饼，都
是寻常食物。可寻常里头，
藏着不寻常的记忆。

姥爷姥娘摊煎饼，即使
忙得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也
要额外给外孙摊几张带甜
味的；忙麦时节，热乎乎的
锅饼端上桌，一句“趁热吃
吧”，让忙了一天的人卸下
一身疲乏。吃食里裹着的，
从来不只是油盐酱醋，还有
一份亲情的关爱与疼惜。
那些炊烟、灶火、米香、麦
香，隔了几十年回头再看，

藏着亲人的身影，裹着日子
的温度，更透着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的质朴。

煎饼也好，锅饼也罢，一
代代人在灶前忙活，忙的是
生计，传的是温情。如今炉
子变了、铺面新了，可咬一口
还是那个味儿——那个让人
想起老家、想起亲人、心里暖
烘烘的味儿。

这便是烟火气的分量。
它不声不响，却把亲情和乡
愁一起烙进日子里，陪伴我
们一年又一年。


